
·312·

理论研究

《人世间》和《牵风记》分别名列状元、榜眼，值得注
意的是，据笔者所知，近年来，战争或者军事题材的小说并
不多。然而，《牵风记》是不同于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它
将战争厮杀血腥的场景抹去，突出的是在战争背景下个体现
时的生存状态以及因为战争个体的未来状态，不再表现光辉
的英雄形象，而是一个既有弱点又有优点的“普通人“，同
时涉及周围的人，如此一来，读者的关注点便会有所偏移，
他们类似于一群举着摄像机的摄影师，将聚光灯打在“汪可
逾”的身上，她缓缓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中。因此，本文将
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汪可逾”这一人物形象，试图探究两
个问题：一是“汪可逾”这一人物的特殊性是什么；二是
“汪可逾”是否承载着九旬作家的及现实人生诉求。

汪可逾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
双重熏陶，成为一位李清照式的人物，对未来充满憧憬，少
女可爱之处跃然于纸上；另一面似乎又与妙玉的经历颇为相
似，妙玉是一位官家小姐，带发修行。她不仅孤傲，而且似
乎有洁癖。具有古典气息的汪可逾进入“夜老虎”侦察团之
时，其种种行为显示她与周围人的不协调。汪可逾有几个毛
病：讲卫生、强迫症、毫无心计，就如曹水儿认为的那样，
她“是又一个尚未正式命名的自由天体。”是一个独立于地
球之外的天体，若无陨石或者彗星之类天体的打扰，她会一
直这样生存下去。妙玉未曾“还洁去”，结局凄凉令人唏嘘
不已，汪可逾亦是如此，失手被俘，归队之后齐竞却怀疑她
的贞洁，可是她却担心的不是齐竞是否相信自己，而是她能
不能像一个正常人参加工作，完成任务，然而二人不同之处
在于，汪可逾的结局是崇高的。因此，汪可逾既是一位李清
照式的有才情的古典女子，又是妙玉式的有着不堪回首却坦
坦荡荡的孤傲女子，是妙玉，又不是妙玉，更是一颗自由运
行的“不知所谓”的天体。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殊不知，人
也是自然中的一只精灵，那么汪可逾便是一只生于自然，死
于自然的“白鹿精灵”。比如汪可逾出生时，父亲给女儿起
名“纸团儿”，并无特殊含义，只是兴之所至，信手拈来，
可见她的名字是自然所得，并非刻意所求。行军途中，狂风
暴雨，战士们衣服以及背包皆被水浸湿，而汪可逾则在一家
门洞里，放好木板，只穿一条短裤就睡着了。汪可逾的生命
结束之时，剥离了外界的束缚，回归到生命最原始、最自然
的存在状态，亦是九旬作家徐怀中“晚期风格”的作品所表
现出的哲思境界。

不过笔者有一个疑惑：齐竞与汪可逾是否有爱情存在
呢？笔者认为存在爱情，需要从他们的相识说起，初次见
面，齐竞想到的是不应该让一位正值妙龄的女学生看到这样
的场景，言下之意，他想将自己或者部下和群众最好的一
面展示给这位女学生，而怀抱古琴，清新典雅的汪可逾吸引
了他的注意。再看汪可逾对于齐竞的报告的描写：“汪可逾
坐在第一排，专心致志在听‘五号’的大报告，时不时在小
本本上记下一些重点词句，显得特别专心致志。她痴痴地望
着台上的报告人，毫不掩饰对这位年轻军事指挥家的仰慕之

情，这无异于情不自禁地做了自我暴露。”这可能人们通常
所说的异性相吸，即是两个优秀之人互相吸，似乎有了一点
郎才女貌的意味，颇具才子佳人小说的特点。

另一个判断依据，汪可逾遭受了齐竞的个人“审查”，
他是在咄咄逼人，迫使汪可逾交代是否还是清白之躯，是一
种男权道德伦理控制之下的思想。因此笔者认为，齐竞与汪
可逾存在爱情，但作家徐怀中对于这样的战地爱情书写是有
理性节制的，没有过多的情感流露，这也就是它区别于当代
战争小说与一般言情小说中媚俗情节的原因之一。研究者在
《论徐怀中<牵风记>的叙事艺术》一文中指出，“在《牵风
记》中，爱情却带着悲凉的气息，主要体现在理想爱情的幻
灭和独守婚姻的孤寂。”不过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汪可
逾对于自己的遭遇似乎没有太多的情感发泄，可能性的解释
就是她对这些外在束缚毫不在意，更何况作者有意识地将这
一事情虚化，只是存在于齐竞与其他人的猜想之中。她不属
于这个世界，只是如宝玉一般到这世间走一遭，所以，所谓
的理想爱情终会破灭，体现出一种宿命论色彩的情感之悲。

综上所述，汪可逾这一人物形象被作家赋予了一种传奇
色彩，既古典，又诗意；既自然，又不自然，这一人物的特
殊性便在这里，统摄着整部小说的情感走向，却又“凌驾”
于齐竞、曹水儿这些人物之上，没有打上性别符号的标签，
只是在完成自己的“返程路线”。正是因为如此，汪可逾与
九旬作家的文学创作以及现实人生诉求有何联系呢？刘大先
指出，“《牵风记》很容易让人产生类似联想，确切地说，
徐怀中发表这部作品时正好九十岁，这已经远超过庾信和王
羲之的年纪，后二人的‘暮年’也就是五六十岁，放到现在
也就是‘中年’。因而，《牵风记》可以说不折不扣地属于
‘晚期风格’。刘大先又进一步对于“晚期风格”这一概
念作了一定的解释“‘晚期风格’在文化史上并不鲜见，但
作为文艺批评话语进行自觉的理论讨论主要得益于萨义德，
陈晓明将其挪用至当代文学批评中并改造为‘晚期风格’，
用以描述与生命的终结状态相关的那种容纳矛盾、复杂却又
体现自由本性的一种写作风格。”这既是作家在文学层面对
军事题材小说做出的注释，也是对文学终极意义所作出的回
应，承担起了一个作家的责任，思考人的最原始的存在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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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年，八旬作家徐怀中的新作《牵风记》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主要讲述了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这一军事行动的

伟大过程，它打破了传统军事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通过齐竞、汪可逾、曹水儿以及军马滩枣他们的传奇故事，展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战地风

景，为军事题材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别样的空间，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上，对人的存在状态进行了理性思考。本文通过解读汪可逾这一人物形象，

探究作家的现实人生诉求，有助于挖掘作品的丰富内涵。

[关键词]徐怀中；《牵风记》；汪可逾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3.300


